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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谷霁光
先生诞辰110周年。2017年5月6—8日，
南昌大学举行纪念谷霁光先生诞辰110
周年暨传统中国军事、经济与社会学术
研讨会。现转载《南昌大学学报》编辑
部编审周声柱的回忆文章，以纪念这位
史学大家。
谷霁光（1907—1993）是20世纪中

国著名历史学家，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
学历史系，并留校任教，曾先后担任南
开大学、厦门大学、中正大学教授。建
国后，历任江西省教育厅副厅长，江西
大学校长、名誉校长，江西省社科联副
主席、名誉主席。他长期从事中国古代
兵制史、经济史的教学和研究，曾担任
中国历史学会理事，江西省历史学会主
席，全国秦汉史学会、魏晋南北朝史学
会、唐史学会、宋史学会顾问，中国经
济思想史学会名誉理事。

谷霁光，湖南湘潭县人，1907年2月
2日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他于1945年11月
从厦门大学来到江西，历任中正大学历史

系教授、系主任，江西大学副校长、校

长、名誉校长，直至1993年3月逝世。我

从1977年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师从于他，

受益良多。他走后的18年，每念及此，

内心便有一种“心之忧矣，如匪浣衣”

的感伤，尤其是他那勤奋苦读、专注治

斯人已逝  流风可仰
——忆著名历史学家谷霁光先生

○周声柱

史、淡泊名利、甘为人梯的精神，深深

地铭刻在我心中。 
谷霁光先生一生酷爱史学，是个有名

的“书林居士”。他毕生孜孜不倦地专

情于浩繁的史学卷帙之中，治学以兵制

史为主，但亦涉及古代经济史、古文字

学、古地理学诸多方面，且造诣很深，

成就斐然。

20世纪30年代，谷霁光毕业于清华大

学，五年后便当上了副教授，再两年后晋

升教授。在清华园里，他受陈寅恪、雷海

宗等著名史学大师的熏陶，走上了史学研

究的道路，治学愈益勤奋，逢书即读，握

管便录，学而不厌，锲而不舍，学业日益

精进。他很喜欢陈寅恪先生的魏晋南北朝

隋唐史课程，他说：“每当听陈先生讲课

时，不独注意其传授知识，而且更多地注

意其传播研究方法和经验。特别是陈先生

谷霁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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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写出关于《桃花源记》的社会政治背

景的重要论文，认真阅读后，受益大得不

可估量。”大学三年级时，他即在当时的

《清华周刊》上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字

源》和学年论文《〈尚书〉〈周书〉与

〈逸周书〉的比较研究》。这两篇论文因

涉及的是难度较大的儒家经典，且历来多

有名师涵泳，故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有关

专家的注目与重视，皆疑为名家里手的力

作。大学毕业的第二年，28岁的他便写出

了数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而蜚声文坛，其

中《补魏书兵志》和《唐折冲府考校补》

两文入选《二十五史补编》。

新中国成立后，谷霁光先生自己的研

究工作建立在一个更加自觉的基础之上，

在史学领域内，一步步冲决旧的藩篱和羁

绊，向科学的深度和广度进军。1962年，

《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出

版）一书出版，这本二十余万字的著作是

他长期进行兵制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

此著从微观“点”的分析到宏观“面”的

综合都十分精详，提出了很多新的见解，校

正并发现了不少的府名和地域，代表了当代

中国研究府兵制度的最高水平。著名史学家

何兹全教授曾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书评，

对该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该书1978年重

版，1985年台湾弘文馆出版社又再次重印，

在海内外史学界影响较大。此外，谷霁光先

生还续集出版了《中国古代经济史论文集》

(江西人民出版社)和《史林漫拾》(福建人民

出版社)两书，发表了不少研究论文，为推

进史学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大凡治学的志士都与书结有不解之缘。

谷霁光先生一生中也有一些读书的逸闻，藏

书的不易，教书的欢乐，著书的艰辛。

谷霁光先生读书的故事，说来近似奇

闻。著名史学家罗尔纲先生曾回忆说：

“58年前，我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

室做整理艺风堂金石拓片工作。这份金石

拓片共三万多份，是清代学者缪荃孙收藏

的；后来流落他方，经蔡元培设法收归北

大，设专室保藏，可是多年无人整理，

蛛网灰尘都满了。当时北大在北京城内，

文科研究所在松公府。霁光同志每天从西郊

清华大学进城，到我的工作室来，阅看那尘

封已满的北朝、隋、唐的金石拓片。那时

候，我和霁光同志初相识，想不到像他那样

英风勃勃的青年，竟能坐得住、干得下、钻

得进……那时，他在北京七年，只看了两场

戏，其中一场我也有份，那是他和我还有几

个朋友，为了庆祝一位朋友的父亲到东北去

接被日本关东军逮捕下狱出来的哥哥而请看

杨小楼《长板坡》的。后来霁光同志去天津

南开大学工作，每星期六下午必来北京，去

北京图书馆看书，晚上住在我家，星期天下

午回天津。可见，他当年是如何珍惜时间，

把生命浸埋在书中的。”

著名史学家熊德基教授在作《史林漫

拾•序》中也回忆道：霁光同志治史始终

注意到了“专”与“通”、“广度”与

“深度’的辩证统一，之所以如此，“主

要在于勤奋和认真。那年(1946)夏天，我

转到厦门大学历史系任教，每次去图书馆

借书，无论是唐末野史笔记，或清人的辑

补校注，无不是他借阅过的，书中往往还

夹着未及抽出的小纸条。不难看出，他是

要抄录某一条史料。据同事叶国庆教授

说，霁光同志抗战时在长汀，讲课之外，

整天抄卡片，抄累了就去锄地种菜，锄完

了坐下又抄。从这个集子也可看出，如果

他不是这么勤奋地博览，焉能每一个朝代

都有论文发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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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霁光教授读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他看书不是挑书看、找书看，而是“倒

架”看。青壮年时代，他一进书库，就在

书架前席地而坐，读完一架，再开一架，

跟着书架跑。为写《明清时代之山西与山

西票号》这篇2万字的文章，他几乎读遍

明清的有关图书 。而且他看书是看“倒

本”，从卷首到卷尾，字字过目。书一上

手，便目不别视，耳不旁听。有多少次，

他竟忘却了吃饭，隐身书斋，竟日不出。

谷教授发表的几百万字的学术论著，就是

这样长年累月，无间寒暑，在寂寂的斗室

里，艰苦学习得来的。所以他也曾感叹：

“天道酬勤。我的治学道路不是别的，就

是勤奋苦读的道路。”他还说：“我认为

读书博而能约，多而能精，要由面到点，

由通到专。”

谷霁光先生一生藏书并不算太多，这

是因为：一方面他的工薪要养活全家六

口，经济本来就不宽裕；另一方面他执着

地利用图书馆的藏书，从青年到晚年始终

如一。他仅有的一些藏书却有深为痛惜

的遭遇：第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敌机

轰炸，他的寓所中弹，一

火焚光；第二次是50年代

初期，家室被小巷大火牵

连，片纸不留；第三次是

“文革”，风暴突起，一

劫如洗。这三次兵害、天

灾和人祸，让他珍藏的图

书和多年抄录的卡片及手

稿荡然无存。面对挫折和

磨难，他不曾退缩。每当

书“光”之后，他以阳雀

扒枝、燕子衔泥的精神，

从头干起，他坚信：学海

无涯勤是岸，青云有路志为梯。

他勤于思考，苦于执著，一生也乐在

读书和思索之中。他说过：“我的脑子里

装的全是问题。”他希望能解析这些问

题，发掘历史真实。他著书立说，从不人

云亦云，不吃人现馍，力求文中有我。有

一次，他从一家杂志上读到日本史学家研

究辽金“乣军”的论文，他敢持异议，自

立见地，大胆行文论非。为了言之有理，

竟特地苦学了半年蒙文，以辩“乣”字的

读音和字义。体现了他在治史上的认真、

严谨。史学家姚公骞教授曾写诗这样称颂

谷教授：“美金尚可镂，佳木尚可构，文

陈犹犀笔犹帚。壮年波墨补北史，晚年短

檠穷二西。狂风巨浪开心胸，马列主义浣

尘垢。”

谷霁光先生不仅是一位学问家，也

是一位教育家。在60年的教学生涯中，

他诲人不倦，为培养人才而呕心沥血，

具有提携后学、甘为人梯的大学者的风

范和品质。

他对青年史学工作者的要求很严。周

銮书教授生前回忆说：“谷老是我的恩

1934年，谷霁光（左3）与梁方仲(左 2)、罗尔纲（左4）、

汤象龙（右 1）、吴晗（右 3）等在北京成立史学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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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我1953年开始做谷老的助教。他对我

们要求真严，要求我们没有心得，万勿发

议论。为此，我们写文章，大都要修改

五六次，我有一篇文章，谷老竟要我反复

修改了14次……先生强调史德、史才、史

识的辩证关系。他认为从事历史研究，

德、才、识缺一不可。并告诫：学以聚

之，问以辩之，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

则殆；同时，要有广博厚实的综合学科基

础，要甘于孤独，甘于寂寞，甘于坐冷板

凳。切忌浮躁，不能急功近利，不能浅尝

辄止。我们得益匪浅。”

左行培教授也是一位跟从谷霁光多年

的助教。他曾回忆说：“谷霁光先生常对

我讲，上讲台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在讲

台上，不可讲得不好，更不可有些微错

误，以免误人子弟。因此，我第一次上课

的讲稿，他亲自审阅了六七次。就在上讲

台的前一天晚上，他在办公室还陪着我，

要我反复修改，熟悉讲稿，并一次一次试

讲，直到深夜12点钟。这些情景，今天还

清晰记得。”

黄今言教授也深有感慨：“谷先生赤

忱，奖掖后学，甘为人梯，为人师表，率

先垂范，是指点迷津的良师。先生关心学

生是多方面的，从治学到做人处世，他都

是高标准、高要求。记得1962年先生对我

说：‘治学之要，贵在基础，只有掌握了

通史才谈得上做学问，你搞秦汉魏晋南北

朝史，必须从战国摸起，下伸隋唐。’接

着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用13张纸写成的书

单给我，内容涉及理论、史料和代表性新

著，规定我两年读完，重点或疑难问题，

通过写专题和搜集资料加以考证。有时我

写的仅万字文章，谷先生在上面的提示、

眉批等修改意见就达2000字，可见他的治

学严谨。当我著的《秦汉赋役制度研究》

一书出版后，谷先生非常高兴，并亲自用

宣纸写了一副对联：‘穷原意委稽秦汉；

求是崇真究古今’以资鼓励。我在治学道

路上，每前进一步，都是和谷先生的指导

分不开的”。

对于后学不论识与不识，不论是学

生、还是慕名求教者，谷霁光的态度是来

者不拒。他从不摆架子，或是热情以待，

有问必答，真挚地交换意见，使人如坐春

风，倍感温暖，或是一信百千字，勉励后

学勤奋苦读，不要急功近利，浅尝辄止。

他一生培养出了一大批有才干的学生，可

谓桃李满天下。

谷霁光先生温文尔雅、朴素憨厚、学

养深邃，不求名位厚禄，乐于淡泊宁静。

他一生崇尚简朴无华、去虚崇实，常说：

“行事在质不在文，在意不在言。”晚

年，他写下一张便笺以自志：“在生不做

寿，死后不举行追悼会、遗体告别等任何

仪式。其人其文，简朴无华，去虚崇实，

予一以贯之。”

他虚怀若谷，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和名

利得失，无论顺境、逆境，都不在意，给

人一种同忧喜、等荣辱之感。新中国成立

后，因担负繁重的行政和社会工作，只好

在“八小时之外”从事学术研究，有的

人趁机散布流言蜚语进行攻击，对此，他

不屑一顾，坦然自若。“只顾照样做去，

心里感到非常踏实和无限欣慰。”十年浩

劫中，他被打成“三家村黑店江西分店老

板”，长期遭受残酷折磨，被挂牌游斗，

挨毒打，冬日穿草鞋，陪跪陪斗，蹲牛

棚，罚劳改，吃尽苦头。然而，他在给一

位知心弟子的信里却写道：“至于无妄之

灾，也漠然视之。”他认为：“那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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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河中的一次小逆转，光明终究是要战胜

黑暗的。”

他只讲奉献，不求索取，每当省政

府、省政协、省社联安排他去庐山、井

冈山等休息疗养，都被婉言谢绝。晚年，

省里考虑到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及年迈体

衰，准备给其居室配置小锅炉，安装暖

气，他考虑所花公费不菲，也都婉言谢绝

了。直到去世的前几年，他半身不遂，行

走十分困难，为了便于锻炼身体，才同意

校方在其屋内装上木地板，在门口安上

木扶梯，这便是他难得同意的“特殊照

顾”。他的居室不过60余平方米，室内朴

素自然，除了三架图书、两把藤椅和一台

黑白电视外，其他桌椅床铺等都是学校借

给的旧物。他饮食也极为简单，只是嗜好

一点湖南口味的小菜。

深知天道酬勤的谷霁光先生，对于时

间向来是十分珍惜的。他不想浪费光阴，

也不愿当行尸走肉。十年浩劫中，他没有

条件看书和搞科研，又不甘心虚度年华，

便投身在劳动中，喜欢干些木工活，每月

只有30元钱生活费，他也要省下一点钱购

买木工工具。几年后他都能做三级木工

活了。一些老年教工至今还夸他做的木锅

盖、小板凳又漂亮又耐用。

十年浩劫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他久久盼望的科学春天终于来

到了。他虽年逾古稀，但精神矍铄，英气

不减当年，像久渴的人吮吸甘泉一样，一

头钻进书堆里，不畏严寒酷暑，不顾视

力下降，坚持天天写作。短短几年中，他

先后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

华文史论丛》等刊物上发表不少有份量的

史学论文，特别是兵制史和经济史方面的

论文，如《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王

安石经济思想若干问题试析》《四论西魏

北周和隋唐的府兵》《古代战阵中的重

要阵形 ——方阵》等。1983年他突发脑

血栓，住进医院，还不忘科研，曾口述论

文，请左行培先生笔录整理，写成《泛论

唐末五代的私兵和亲军、义儿》一文，发

表在《历史研究》纪念专号上。出院后，

他抓紧时间完成了《试论王安石的历史观

与其经济改革》（该书获1988年江西社联

优秀成果一等奖），在研究王安石变法的

原则和方法上，取得了新的重要成果。

半身不遂加上严重的白内障，没有使

谷霁光先生消沉。在室内摔倒了，他爬起

来靠着墙思考问题；视力太差，就借助高

倍放大镜、特制的日光灯箱和定纸镇尺，

以唇以颔去翻书折页，在古籍中检索搜

寻。他曾风趣地说：“上帝安排给我的生

命时间不多了，我要不惜代价同时间赛

跑，把有生之年献给祖国‘四化’。”

1985年教师节，江西大学党委和行政

为祝贺他执教52周年，赠送了《群鹤浴

日》工艺漆画，他有感而发《题〈群鹤浴

日〉画》一诗：

空谷幽兰傲肃霜，光风霁月识沧桑。
盈亏清浊寻常事，幼鹤苍松景物长。
1993年3月23日凌晨2时16分，谷霁光

先生因脑溢血与世长辞了，但他始终活在

我们心中，他的治学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

的榜样。

最后，借用姚公骞教授和周銮书教授

联名送的一副挽联，借以表达对这位史学

前辈、学问大家、教育大家的景仰之情和

深深的怀念：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是为夫子
仁者惟寿，明德惟馨，其萎哲人

2014年11月12日 




